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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啊地瓜
地瓜是一个不英俊的男人，这年头，不英俊

也不是什么缺点，想想，大家都是凡人，凡人还
想要多潇洒？就说现在的影视明星吧，都是百
里挑一的，但真正英俊的该有几个？地瓜这样
一想，也就把自己不英俊不当回事了，况且还有
了一点沾沾自喜。当然地瓜有他的理由，那就
是他家境好。地瓜的爹是东边一个小煤矿的矿
长，管着三百多号人呢。所以地瓜不英俊也没
什么了。

所以地瓜能理直气壮地看上谷儿。
谷儿是前庄上李家的闺女，长得好，要多俊

有多俊，仙女一样的。就是家里穷，一穷，俊就
不值钱了。

地瓜喜欢谷儿，是真喜欢。都害了相思
病。地瓜的爹知道了，先骂儿子一句没出息。
骂了之后儿子还没振作。还是想谷儿。地瓜的
爹大手一挥。地瓜的爹喜挥手。地瓜的爹挥手
很有风度，伟人似的。地瓜的爹说不就是喜欢
个人吗？又不上天摘星星，好办，找人说说就
是。

就找人说了。
谷儿开始是不愿意的，谷儿没看上地瓜，你

看他那个形象，是标准的“地瓜”呢！可爹愿意，
娘愿意。谷儿没辙了。爹说，妮，俊不能当饭
吃。娘说，妮，人不能光看丑俊。女人找男人，
要看他能不能养活你。娘看谷儿低了头，就叹
了声说，妮，看男人要看他对你真不真。

和地瓜接触了几次，谷儿知道地瓜是一门
心思地喜欢他。谷儿的心就哆嗦了。就在心里
骂地瓜，你混呀，你真是混到顶了呀！爹娘收了
人家的东西，让谷儿拿主意，表个态，给地瓜家
个态度，谷儿就流泪了。谷儿就把自己关屋里
三天，三天里，谷儿流了两水桶的泪。

后来谷儿开门了。谷儿的两个眼肿得像铃
铛。谷儿望着娘说，娘，我亏呀！

娘也知道亏。就这么俊的闺女怎能不亏
呢？可娘不能说亏。娘知道她一说亏女儿就真
亏了。娘说，妮，有些东西是注定的。是命啊！

谷儿知道娘说的不是真话。可娘这么说
了，谷儿明白，是命就只有认了。谁能逃脱命运
的安排呢？这样一想，谷儿心平了不少。

谷儿就嫁给了地瓜。出嫁那天，谷儿见那
个人站在村口树一样地望。车子走了，那人在
后面跟。跟着跟着，那人就小了。就没影了。
可在谷儿心里，那人却越来越清晰。谷儿想这
样不好，这样的日子，心里装两个男人，不好。
谷儿想甩掉那人，就狠劲地甩头。可那人却粘
上似的，总也甩不掉，谷儿就狠狠地骂了，冤家
呀冤家呀！

地瓜很高兴。地瓜如愿以偿。地瓜觉得他
真是世上最最幸福的人了。这么俊的谷儿都是
我的媳妇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我真
是幸福死了！

地瓜就一心一意地爱谷儿。死心塌地的
爱，爱得很瓷实。地瓜知道，谷儿是个好女人，
肯嫁给他的绝对是好女人，不是好女人能让他
娶吗？做梦去吧！地瓜没有做梦，说娶就娶来
了。地瓜想，有这么个好女人不爱那才是傻瓜
呢！地瓜不是傻瓜，所以地瓜爱谷儿爱得很忠
心。

开始的时候，谷儿感到很新奇。虽说亏点，
但有这么个男人爱着，爱得这么一尘不染，谷儿
也就觉得还不算多亏。再说生活上有了大变
化，从前是穷日子，现在日子不穷了。心里就想
能过到这样，这多亏嫁了地瓜。谷儿就觉得亏
也亏不到哪里去。

那时谷儿就把那人稍稍忘了。也没全忘，
忘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当然有时谷儿也把那
个人像六月晒衣服一样翻掇出来，翻掇出来和
地瓜比较。一比较谷儿就觉得地瓜真是个“地
瓜”，一点也不像那个人。

地瓜不知道这些。地瓜不是谷儿肚里的虫
虫。地瓜过得很恣。看地瓜那神情，真像过上
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是美好的生活啊！

俗语说花无百日红。俗语说月有阴晴圆
缺。俗语说人不能总在浪尖上。……说这些话
无非想说：地瓜的爹出事了。说准确一点，是小
煤矿出事了。地瓜的爹是矿长，是法人代表。

是塌方。死了十二个人。人命关天，这不
是小事。地瓜的爹也不挥手了。地瓜的爹孬
了，头勾着了。

地瓜家一落千丈。可地瓜还是那样爱谷
儿，爱得比从前更厉害了，内里有了一些巴结
的味道。谷儿让干啥，地瓜就屁颠屁颠地干，
显得很下贱，很没男人味。谷儿有些看不起，
谷儿想，地瓜，你是男人呢！这个时候，谷儿
才明白，地瓜的腰杆是他爹撑起来的，他爹毁
了，他也就塌了。

谷儿就又想起了从前。想想从前，再看看
地瓜，谷儿知道亏了，真亏了！

谷儿就又见到那个人。那个人叫高梁。高
梁现在变了，几年工夫，高梁已成了一个私营
企业的老板。高梁说，谷儿，我不服呀，我真
的不服。为什么我不能娶你。那天我跟着你，
看着你进了那个人的家里。我的心都碎了呀谷
儿。

谷儿没有做声。谷儿心里颤颤的，很难
受。谷儿不知道她该说啥。但有一样谷儿做得

很好，就是把该外流的泪往里流了，流心里去
了。

高梁说，我就压着一口气，我想，我一定
要让自己行。我受了很多苦，流了很多的泪，
吃了别人很多的白眼，目的就是让自己行。谷
儿，这些罪我没白受。

谷儿知道高梁在平静里望着她。谷儿的心
就酥了，雪一样的说化就化了。谷儿明白高梁
眼神里的东西。明白了高梁为什么到如今还没
成家。

高梁说，谷儿，谁也代替不了你呀！
谷儿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谷儿说高梁，

你太傻了呀，你太傻了！
高梁上前给谷儿拭去了泪，像从前一样，

然后轻轻地拥了她。高梁说谷儿，我知道自己
为什么这么做。我很清醒。很清醒。

地瓜不是“芋头”。地瓜什么都知道了。地
瓜就真的呆成“地瓜”了。

谷儿平静地说，我考虑很久了，地瓜，咱离
了吧，我不能一个人心里装着两个人。那样，我
太苦，也太累。

地瓜说，谷儿，我是全心全意爱你，一点杂
质也没有呀！

谷儿说，我知道。
地瓜说，我这样爱你，你还往心里装别人，

谷儿，我真想不明白。
谷儿说地瓜，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就是控

制不住，我还要爱别人。
地瓜说，谷儿，只要你不离，过去的就让它

过去吧。咱们还是在一起过日子，我就当什么
也没发生。

谷儿摇摇头。谷儿说地瓜，咱那是自己骗
自己，还是离吧，对你好，对我也好。

地瓜说谷儿，我不和你离，你要和那个人
好就好吧，只要你别和我离。地瓜说，我常听
上岁数的人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做一件事
的。谷儿，我来到这个世界也许是专门来爱你
的，谷儿，我离不开你呀！说到这儿，地瓜腿
一软，给谷儿跪下了。

谷儿知道自己的心要软。谷儿想不能软，
一软，就走从前的路了。一软，她还得亏，她
不能再亏了。谷儿没扶地瓜，走开了。

地瓜流了很多泪，女人似的，有两水桶。
地瓜流泪的时候发觉，谷儿铁心了。女人一铁
心，八头牛也拉不回，别说他一个地瓜了。

地瓜对着谷儿的背景说，谷儿呀。谷儿呀
我的谷儿呀……

谷儿回到家，是三天后的黄昏。三天了，
什么事都会想清的。谷儿想，地瓜一定知道自

己该如何做。
此时的地瓜已消瘦地面目全非。
地瓜问一定离吗？
谷儿说一定离。
地瓜像泄了气的猪尿泡，霎时就焉了。地

瓜说谷儿，从咱们结婚的那天起，我就怕这
天。我知道你亏。你嫁了我你就觉得亏。没想
到这天来的这么早。

谷儿没有言语。
地瓜说，谷儿，我想好了。我什么都想好了，

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永远不是我的。
谷儿明白地瓜话里的意思了。
地瓜接着说，谷儿，我不能接受你和别人

在一起。那样，还不如杀了我。不如让我死了
呢！

谷儿不明白地瓜为什么说这些没头没脑的
话。谷儿知道地瓜心里难受。

谷儿不忍心看到地瓜这样，就转身给地瓜
倒了一杯水，又加了糖。可在此时，谷儿听到
身后扑腾一声。回头看时，地瓜滚在地上，一
股子药味弥漫开来。是巨毒农药。

地瓜喝了农药。一瓶子地瓜喝了半瓶子
多。

谷儿说地瓜呀地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呢？

地瓜说，我说过的，我活着是来爱你的。
你走了，我也该走了。

谷儿说，你不该这样啊！地瓜，你不该这
样啊！

地瓜说，谷儿，这几天，我什么都想了。
我爱你爱的自私。真的，我不愿想象你和别人
在一起的样子。可你亏。你终于得走。谷儿，
我选了这条路，对你，对我，都好。

谷儿说，地瓜，你太小心眼了！
地瓜说，谷儿啊，我的谷儿呀……
谷儿的泪汨汨地流了出来，湿了眼，湿了

脸，湿了她整个人。
地瓜走了。一想起地瓜的走，谷儿的心就

哆嗦。高梁劝谷儿，说谷儿，过去的就过去了，
活着，就该向前看。

谷儿说，高梁，我办不到呀办不到。
高梁说，谷儿，那样，你可要苦一辈子了。
谷儿长叹一口气说，高梁，我不苦。说着谷

儿的泪又滚了出来。
高梁望着谷儿，想用臂膀去拥她，可谷儿躲

了。高梁说谷儿，你不能再亏自己了。
谷儿说，以前是亏。那时觉得自己亏死

了。现在，我才明白，我不亏。地瓜亏呀！
高梁听不明白了。

黄老师来宝根的理发店的时候，宝根正在给
一个小女孩剪着韩式平刘海。

多年不见，黄老师苍老了许多。他胡子拉碴，
嘴巴明显歪，右手紧紧地贴在小腹上，右腿划着圈
儿一瘸一瘸地走，不用问，这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
症。当他吃力地推门的时候，宝根才停下手里的
活迎过去。

宝根显得很热情，说，哎呀，黄老师是你呀，没
想到你会来这里。

黄老师说，早就听说你开理发店了，还挺有名
呢，今天专门来的。

宝根说，你咋得了这病？
他说，这病，哎……别提了……
宝根扶住他，说，快，屋里坐。
哎，哎……他一步步挪进了屋里，显得很艰

难。
黄老师曾经是小学民办教师。他教学很粗

鲁，宝根曾挨了他不少骂，也挨了不少打，骂得凶，
打得也狠。宝根最不喜欢他。那年，他把一个学
生的胳膊打断了，家长一气之下告到县教育局，最
后学校把他给辞退了。

宝根继续给小女孩剪刘海。小女孩叫娜娜，
十七、八岁，穿得一尘不染，长得俊俏漂亮。黄老
师环视了一下理发店之后，就坐在椅子上翻看着

一本旧杂志。他穿的鸭绒袄很脏很臃肿，那只不
听使唤的右脚上穿的鞋子也破了。身上散发出浓
浓的汗馊味，充满了屋里的角角落落。娜娜攮了
攮鼻子，显然也闻到了。

宝根问，你怎么到镇上来了？
他说，有事，顺便让你给我理理发。
哦，哦，行，行……宝根舌头像短了一截。
娜娜剪完了刘海更显得漂亮了，就像一位高

傲的小公主。娜娜给了钱，就走出了发屋。她的
身影跟脸蛋一样的漂亮。

宝根说，给你理一理吧？
黄老师说，你休息一下吧？
宝根说，不用，给你理吧，你还有事。
其实宝根只想理完发让他赶快走，他邋邋遢

遢的样子会影响了理发店的生意。
他的头发已经盖住半个耳朵，灰不拉几，就像

一蓬秋天的枯草。冲下来的洗头水像炭泥一样
黑，汗馊味更浓重，宝根一直屏住呼吸。宝根用了
一块擦过桌子的旧毛巾给他擦头擦脸，围了一块
漂染头发时用的旧围布，他似乎并不在意，丝毫没
有当年的古怪，温顺地听着宝根的指挥。

干理发时间不短了吧？
七年。
理发倒是个好手艺。

嗯……
宝根回答的很简洁，一阵寒暄之后都无语

了。宝根给他理发时看上去很麻利，剪刀发出嘁
哩喀喳的声响，花白的头发像雨一样急促地落下
来。剪完头就刮脸。他的脸很脏，每刮一刀，刀刃
上就会刮出一个长长的黑泥条。鼻须很长，宝根
剪的时候，觉得有股东西在向喉咙涌，最终没有涌
上来。最后，宝根给他简单地搽了些滋润霜，省略
了捏捏搓搓的按摩程序。啪，宝根拍了一下手，宣
告理发结束了。镜子里，他俨然精神了许多，他抹
了一把脸，说，不错，理的不错。

他慢慢地走下椅子，说，我该走了，我还有事，
哦，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宝根说了三遍他才记住。记住了手机号码，
他又拍拍宝根的肩，说，麻烦你了，我走了。

宝根说，不麻烦，我送你……
我早料到不会给钱，纯粹是个庄户刁。送走

了黄老师，宝根回到理发店里就气得直骂，感觉给
他理发就像割地赔款一样吃了亏。

过了一会儿，宝根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打开
显示：钱放在杂志下面，请收好。老黄。

拿起旧杂志，下面果然躺着一张皱皱巴巴的
10 元钱，宝根的嘴巴张了半天：这钱，我该不该
要？

丽和华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丽是个不善言辞的女孩。娘问:丽啊，你觉

得华咋样？
丽红着脸，用手指缠着辫子梢:听娘的。
娘说:华是个不错的孩子,你爹和他爹在一

块工作过,了解他家情况,不论长相还是家庭，
娘看行。

丽双手捂着脸，害羞地跑回自己的房间。
没过多久她们就结婚了。婚后他俩过的很

幸福。
华皮肤黑黑的，个头不算太高，长得挺壮

实,是个能出力、能吃苦的人。华家里有辆拖拉
机,每天都去东边山上拉石头，干这活太累，一
般人是做不上来的。

丽看华每天这么辛苦,挺心疼的。就跟华商
量:我哥在省城开了家小公司，要不，你去他那
边工作,工资不比咱在家出力少，再说，你也能
增长见识，开眼界。

华也是个有想法的人,想想在家干这个体
力活也不是个长法。就跟丽点了头:那你就给大
哥打电话问一下吧!看看咱们什么时候能过去？

就这样，他们小夫妻到了省城,华进了大舅
哥的小公司。刚进去不会做什么，大舅哥就让华
先给他当司机,先学跑业务。

丽来到省城也没闲着。丽是个心灵手巧的
姑娘,在老家就会做菜煎饼,来到省城也做起了
菜煎饼,小生意还不错。

就这样日复一日，没三年，她们在省城买了
个小二手房住。

华很有天分,跟大舅哥跑了两年的业务,接
触各行各业的人挺多,后来自己单干起来了,做
得还不错。

一天中午，华路过丽做菜煎饼的地方,那是
六月的天，天像着火似的，丽在那还围着个炉子
做煎饼卖，看到丽热的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华
心疼了!华想现在生意也好了，不要再让丽吃这
个苦了。晚上回到家中，华拿出来在商城给丽买
的化妆品，说:丽，你看天这么热，我现在也有公
司了，菜煎饼咱不做了,看你皮肤整天烤着，我
心疼!

听了华的话，丽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她紧紧
抱住华，眼里流下幸福的泪花。

华说:你以后什么也别做了,现在我能养起
这个家!

丽高兴地拍起了手:好啊,以后，我就在家，
给你做全职太太!

华现在有钱了，今天给丽买个金项链，明天
送个小礼物。两人的小日子过的恩恩爱爱，挺幸
福的!

华的生意越做越大，涉及到房地产开发，又
把原来的二手房换成了新房子。买了小轿车,也
盖起了自己的公司。可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了,有时夜不归宿。丽就给华打电话。华总说应
酬多走不开,丽也没放在心上。

后来丽的娘知道了，对丽说:妮，你可得看
好华,现在的男人，一有钱就变了！

丽说:娘，华不是那样的人。我和华是同吃
苦共患难才有的今天。他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的

事呢?
娘说:妮，你还是小心点好,不然到时，吃亏

的可是你！
丽说:我知道了，娘!
有一天，丽看华的手机，发现里面有暧昧的

聊天内容,眼泪就流出来。她给从浴室里出来的
华一个大嘴巴子，指着手机问:说，这是咋回事！

华被打懵了，他接过手机看了看:嗷，这个
发错人了,你不要疑神疑鬼！

华为了证明自己，接着打了那个电话的号
码,号码那边女的说：不好意思，真的发错了。

丽就原谅了华。
华回家的次数更少了,这次丽就不在相信

华了,每次华回家来也就有了口角战。
华就跟丽坦白了:对不起，我外面真有女人

了！
丽不相信，她真的不相信，她双眼圆圆得盯

着华，问：真的？
华点了点头。华说：她叫婷婷，长得很漂亮

很年轻，婷婷很爱我，我也很爱她……
丽的眼睛成了两眼泉。丽何尝不知道他再

外面有女人,她是想让华自觉地给断了,可没想
到，华说也很爱那个叫婷婷的女人。

丽现在出奇的冷静,她擦了擦泪说:你，你，
你打算怎么办?

华哎了叹了声:离吧!趁现在你还年轻,我也
不耽误你!

丽说：你怎么说的出口！
华说：你我夫妻这么多年，我不是无情的

人，房子归你，我净身出户！
丽想了想，她定定地看着华:你真是这么想

的？
华用力地点了点头。
丽的心好痛。她感觉她的心被刀子穿透了，

她忍着痛，说：好，我成全你！
离婚后的华仿佛去掉头上紧箍咒的孙猴

子，每天都带着婷婷花天酒地，出入各种场所都
带着婷婷,很是宠爱,要什么买什么。可天有不
测风云,没多久，华的公司因涉嫌洗钱被检察院
查封，并没收所有財产。华一下子变成个一无所
有的穷光蛋,并被判刑三年。

丽听说了这事,就四处托人打点，看能不能
减刑。

在狱中，华就想他这段时间所做的事。他知
道，最对不起就是丽啊!虽然和丽离了婚,可她还
在找人帮我,我真混蛋。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相信
婷婷这个女人呢！她口口声声说爱我,我现在一
无所有了，她却连见个面都不来,我悔啊......

丽到监狱探监时，看见华流泪了,丽的眼泪
也止不住流下来。丽知道，那个叫婷婷的女人，
在华被抓起的第二天，就把华的东西一变卖，把
钱一拿，蒸发了。丽为了安慰华，说:等你出来
后，咱们就复婚吧!

华当然知道婷婷所做的事。他望着玻璃墙
外的丽扑腾跪下了：对不起啊，我对不起你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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